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太阳天使黄乃辉 残障身走出光明路 
整理：吴慧斌 图片提供：佛教慈济功德会马六甲分会 

 
黄乃辉：我终於有了自己的家 

我的出生，给家里带来了莫大的喜悦，可是，我并没有成为白白胖胖、健健康康

的孩子，反而因为两岁时发烧过度，患上脑性麻痹症。 
 
已经三岁，脚细如青蛙，不会爬、不会走，连爸妈都叫不好。到了六岁，渐渐会

说话了，但每张开口说一个字，嘴就不由自主歪向一边，眼睛斜著，始终合不拢

的嘴不断流下口水，模样怪异。  

因为我，父母彼此埋怨，最终离异。 

自己的路自己走 
我开始了与奶奶相依为命的日子。奶奶在山上静修时，为了训练我的双脚，要我

天天爬后山。 

「我走不远，奶奶要爬山，您自己去，我在这里等你。」 

「不行，奶奶走奶奶的，你也要走你自己的，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路要走。路，

不怕远，再远的路，只要肯走，都可以到达。不必怕跌倒，爬起来就好了，多练

习几次，再困难的事也可以克服。」 
 
一次又一次，我跌倒了又爬起来，终於有一天爬到了山顶。虽然满身是伤，但看

著万仗金光的旭日，我第一次体会到，这世界是这么美。原来，再远的路、再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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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山，只要认真走，总有到达的一天。 

为 了改善我弯曲细小的脚，使我走路不再交叉绊倒，奶奶想了一个妙方，每天临

睡前，她用木条绑直我的脚，痛得我唉唉叫。见我老是张嘴流口水，除了打骂，

更准备 了一根针，只要见我张嘴就马上刺过来。扎针无效，奶奶使出新招，将点

燃冒烟的破布放在铁罐中，盖住我的嘴，直到我快喘不过气来才松手。 

我恨恨的看著奶奶，伤心的说：「爸爸妈妈不要我，连奶奶也不爱我了……」奶

奶心急的抱著我：「不是的，你是奶奶的心肝宝贝啊，奶奶是为你好，将来你就

知道了。」祖孙俩拥抱痛哭。 

上 小学一年级时，我已经 13 岁，是全校「最老」的学生，也可能是全台北市

「最老」的一年级学生。第一天上学，见到教室里全是陌生的小朋友，我动也不

敢动。同 学们七嘴八舌的议论著：「他是疯子」、「是白痴，还流口水呢」、

「他的样子好可怕呀」，这些话深深剌伤了我的自尊心，觉得好委屈。 

每 天进教室后，我就不敢离开座位，连站起来都不敢。小便憋急了尿在裤子上，

成为全班取笑的对象。上课时，老师讲的，我都懂，紧张之下往往念不出话来，

勉强念 了，口齿不清，同学们一听就笑，我更不敢开口了。其实我的心算很快，

理解力也强，但说不出来，没人知道我会，只有内心乾著急。 
 
所幸日子久了，同学们看惯了，就见怪不怪，接纳了我，加上校长、老师慈爱的

指导、鼓励，升上高小年级时，我恢复了自信，变得开朗、乐观、活泼好动。 

挣脱迷失的岁月 
小学六年很愉快的度过，想不到升上中学后，过的竟是一段叛逆、自我堕落的日

子。 

甫走进新教室就感觉不太对劲，原来是全校最差的班。老师不懂得如何安置和引

导我和同学相处及沟通，他们也就毫无顾忌的联合起来捉弄我。把我的东西藏起

来看我著急的寻找、将口香糖放在我的椅子、书包或课本中、把我骗进厕所在外

反锁、甚至把垃圾偷偷放进我的饭盒里。 

我 只好逆来顺受，因为生气只有徒增羞辱。我告诉自己，我比同学们长七岁，何

必跟他们计较？对付不可理喻的人，最好的办法就是「沉默」。20 岁了，应该不

再是 叛逆的年龄，可是我的遭遇使我变得很敏感，甚至对任何事都感到强烈的不

满。我的言行越来越嚣张，独来独往，差不多忘了要如何跟人正常相处。一落千

丈的成绩 使我失去了学习的信心。 

后来为了得到同学们的认同，不让他们觉得我好欺负，我与他们同流合污，甚至

更嚣张，在班上带头捣乱，成了训导主任的眼中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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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到家，看见渐渐衰老的奶奶，心里觉得非常歉疚，我真是太对不起她老人家

了。我已经浪费了许多时间和精神，结果一事无成。我想，是我依赖心太重了，

总是想依赖别人来扶我一把，不然就堕落沉沦。再不去除这种自怜的心态，我就

不可能继续成长。 

国 中二下学期，我不再跟著同学胡闹，开始追求另一个自我。在一次逃学时，我

无意走进一家画廊，发现绘画中的纯净和美好，开拓了我的心灵空间。从此我常

流连画 廊、艺廊，画家、工作人员的解说让我认识了画中丰富的内涵。除了参观

各种展览，我也开始到处去听演讲，从学者、专家和作家们口中，了解各种社会

现象和专家 们专业领域中的知识。我也收听广播电台的艺文、资讯节目，使我在

短时间内吸收了不少知识。另外，我也大量阅读各种书籍，而且越读越有趣。 

我无意中发现的这扇知识大门，使我的生活充实不少。我觉得既然学校教育不能

带给我很大的帮助，我就要自己想办法补救。我体会到，知识是要靠自己去追寻

的，愈认真去追寻，愈能发现其浩瀚无涯。 

打工创业学自立 
第一次打工是在国二的暑假，我要自力更生，考验自己有没有赚钱的本事。我清

晨四点就起床，批发了报纸到学校考场去卖。卖完报纸又卖奖券、便当、汽水，

一个暑假卖下来，下学期学费和零用钱都不愁了，还可以替奶奶分担一点生活

费。 

国中毕业后，为了筹措上高中的学费，我摆地摊卖皮包、衣服、玩具、凉鞋及日

用品等。天气炎热、日子忙碌，但我不怕，生活有了目标，觉得苦算得了什么？

有能力赚钱增加我不少的信心，不再觉得自己是个无用的人。 

高中时我半工读，卖花、卖奖券，后来有幸被聘为永丰礼品店外务员。同时我还

利用假日，参加了各式各样的团体活动——夏令营、冬令营、登山、徒步横贯公

路、学游泳、学潜水。。。 
 
高中毕业后，我决定自行创业，积极筹集资金后终於开了一家礼品店及花坊。但

是，由於没有很好的策划及管理，礼品店工作人员不断流失。花坊也因为我遇到

熟人买花就不收钱而一直在赔钱，最终关门大吉。 

第一次当老板，就重重从高椅上跌了下来。都怪自己凡事都急著看结果，又没有

妥善计划。我决定面对现实，明白自己还有很多地方需要学习、磨练，还是先老

老实实卖花。 

回馈社会感恩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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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刘济雨(左一)及沈慕羽(左

二) 
摄于武吉免登静思书轩 

1997 年，我很荣幸的获得了台湾十大杰出青年

奖。颁奖典礼期间，我白天参加各项拜会活动，

晚上当大家举杯庆贺时，我脱下西装，一如往常

赶去卖花。  
 
卖花让我看尽人生百态，感受人情冷暖。有时遇

到热情的客人，除了买花，还会给我小费。刚开

始我不愿意拿，觉得不应不劳而获，也觉得是一

种施舍。后来我调整 了心态，接受客人的热诚，

因为我想到可以将客人的好心，转为好事。我曾

买下夜市地摊里无助老人所卖的玩具、毛衣或日

用品等，送给孤儿院的小朋友或是老人院 的老

人。这样一举数得，心里觉得很舒坦。 

我也发起了脑性麻痹协会、残障花艺创意协会、与纪政女士发起台湾区各项残障

运动会及国际残障运动会，协助政府办理职业训练等活动，参与筹办「慈济儿童

复健发展中心」，并在学校、社团、读书会、监狱分享成长心得，发表了逾 1500
场演讲。 

而在娶了柬埔寨妻子娜葳后，异国婚姻的磨擦障碍，让我开始筹建「台湾市外籍

新娘成长关怀协会」，希望帮助同我一样身陷异国婚姻之苦的人。  

曾经我在几个月之间－－失去亲人、事业、栖身之所，即使这样，我仍然没有停

止每天的工作。有天清晨，当我疲惫得死去活来、心力交瘁时，举头刚好看见火

红的旭日冉冉升起，我感恩自己还活著!  

常有人问我：「你凭什么没被打倒？」，我的答案是：「因为我心中有一颗太

阳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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